
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1956 年，一位 37 岁的年轻人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著名

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便当

选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  

这个一鸣惊人的年轻人便是吴文俊。  

 

  拓扑学主要研究几何形体的连续性，是许多数学分支的重要基础，

被认为是现代数学的两个支柱之一。吴文俊把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

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最著名的

是“吴示性类”与“吴示嵌类”的引入和“吴公式”的建立，并有许多

重要应用被编入名著。数学界公认，在拓扑学的研究中，吴文俊起到了

承前启后的作用，极大地推进了拓扑学的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靠这个都可以吃一辈子了”。但功成名就的吴文

俊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向数学的未知领域进发。  

  “吴先生认为，为了使中国数学达到‘没有英雄的境界’，最重要

的是要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创立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

的研究问题。”中科院院士郭雷说，“比如，1976 年，年近花甲的吴文

俊敏锐地觉察到计算机具有极大发展潜力，认为其作为新的工具必将大

范围地介入到数学研究中来，于是义无反顾地中断了自己熟悉的拓扑学

研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  

  实现脑力劳动机械化，是吴文俊的理想和追求。“工业时代，主要

是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现在是计算机时代，脑力劳动机械化可以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他说，“数学研究机械化是脑力劳动机械化的起点，因

为数学表达非常精确严密，叙述简明。我们要打开这个局面。”  

  1977 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

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  

  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提出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

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这一近代数学史上

第一次由中国人开创的新领域，吸引了各国数学家前来学习。  

  “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

则”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

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

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

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

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

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因为他始

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

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郭雷说。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

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上世纪 70 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

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

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

吴文俊曾说。  

  在利用 HP—1000 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

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

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 5 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

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 7 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

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

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

间。  

  “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印象里，老师虽

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  

  “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

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

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

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

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

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上世纪 80 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

肃，大约 8 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



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

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

理。”  

  郭雷对此也印象深刻：“多年来，每次到吴先生家拜访都发现客厅

陈设依旧，十分简朴。在我眼里，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  

  “搞学术研究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

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

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

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

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

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

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

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

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

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

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

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

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

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郭雷说。  

 

（摘编自“数学家吴文俊逝世  数学人生=爱创新+不盲从+淡名利”，人

民日报，2017 年 05 月 08 日，作者吴月辉）  

 


